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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滑
稽
演
員
周
立
波
的
﹁海
派
清
口
﹂
通
過D

V
D

也
流
傳
到
紐
約
來
了
，

﹁阿
拉
﹂
這
個
海
外
上
海
人
邊
聽
邊
捧
腹
，
覺
得
這
個
演
員
真
的
很
有
才
華
。
但
聽
到

某
一
處
，
我
不
禁
皺
了
一
下
眉
頭
，
因
為
他
先
問
道
：
﹁去
音
樂
會
聽
古
典
音
樂
的
人

，
你
知
道
有
多
少
人
是
聽
不
懂
的
？
﹂
然
後
自
答
道
：
﹁百
分
之
八
十
！
﹂
此
時
他
的

臉
部
表
情
即
便
不
是
明
顯
的
鄙
夷
，
也
讓
我
感
覺
到
了
我
們
上
海
人
所
特
有
的
那
種
睨

而
視
之
的
神
情
。

周
立
波
或
許
做
過
調
查
，
﹁百
分
之
八
十
﹂
這
個
統
計
數
也
可
能
屬
實
。
令
人
感

到
意
外
的
是
，
對
此
他
未
加
任
何
評
論
，
對
那
些
﹁聽
不
懂
﹂
的
樂
盲
未
說
一
句
鼓
勵

的
話
，
卻
讓
人
似
乎
聽
見
了
﹁裝
模
作
樣
﹂
、
﹁附
庸
風
雅
﹂
一

類
的
潛
台
詞
。

其
實
，
不
管
那
﹁百
分
之
八
十
﹂
能
否
聽
懂
，
他
們
能
去
聽

就
不
是
壞
事
。
欣
賞
古
典
音
樂
是
一
種
藝
術
享
受
和
心
靈
陶
冶
，

即
使
聽
不
懂
也
可
以
感
受
文
明
氣
氛
，
從
而
知
道
在
那
些
燈
影
幢

幢
、
群
魔
亂
舞
的
娛
樂
場
所
之
外
，
還
有
着
肅
穆
、
高
雅
的
音
樂

殿
堂
。
有
的
人
開
始
聽
不
懂
，
卻
被
激
起
了
學
習
、
求
教
、
再
聽

的
熱
情
，
結
果
越
來
越
聽
得
懂
了
，
越
來
越
愛
聽
了
。
人
的
素
質

，
往
往
就
是
在
雅
興
中
得
到
提
高
的
。
整
個
社
會
的
素
質
的
提
高

，
也
有
賴
於
典
雅
的
藝
術
、
文
明
的
氛
圍
。

可
以
設
想
一
下
，
假
如
那
﹁百
分
之
八
十
﹂

都
因
為
﹁聽
不
懂
﹂
而
去
蹦
迪
、
去
打
麻
將

了
，
音
樂
廳
座
位
有
百
分
之
八
十
總
是
空
的

，
那
將
給
我
們
預
示
一
個
什
麼
樣
的
社
會
前

景
呢
？要

讓
﹁百
分
之
八
十
﹂
都
能
聽
懂
嚴
肅

音
樂
，
學
校
美
學
教
育
是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美
國
在
這
方
面
似
乎

比
較
重
視
。
如
近
十
多
年
來
，
紐
約
市
教
育
委
員
會
就
一
直
在
努

力
加
強
公
立
學
校
的
音
樂
教
育
。
有
一
次
，
市
教
委
會
在
卡
內
基

音
樂
廳
組
織
活
動
，
邀
請
了
全
市
四
、
五
十
名
中
學
校
長
來
學
拉

小
提
琴
，
導
師
是
伊
薩
卡
．
斯
特
恩
。
這
位
著
名
小
提
琴
演
奏
家

知
道
，
這
些
校
長
會
不
會
拉
提
琴
並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要
他
們

明
白
，
應
該
讓
孩
子
們
在
音
樂
環
境
中
長
大
，
讓
他
們
從
小
就
愛

音
樂
、
懂
音
樂
。
斯
特
恩
不
久
後
就
病
故
了
，
但
他
在
音
樂
教
育

上
的
執
著
精
神
留
給
了
後
人
。

我
兒
子
上
過
的
紐
約
斯
泰
文
森
高
中
就
是
一
所
富
有
音
樂
氣
氛
的
學
校
。
該
校
除

設
音
樂
課
外
，
還
組
織
學
生
們
課
餘
參
加
合
唱
團
、
管
弦
樂
隊
和
銅
管
樂
隊
，
每
學
期

舉
辦
一
次
大
型
音
樂
會
，
家
長
們
都
應
邀
出
席
，
我
記
得
我
曾
為
其
水
平
之
不
一
般
而

感
到
驚
訝
。
他
們
的
音
樂
老
師
是
從
大
都
會
歌
劇
院
請
來
的
，
有
一
次
布
置
的
作
業
是

寫
一
篇
古
典
音
樂
樂
評
，
為
此
，
我
專
陪
兒
子
去
卡
內
基
音
樂
廳
聽
了
一
場
音
樂
會
，

他
選
貝
多
芬
的
《
D
大
調
小
提
琴
協
奏
曲
》
寫
了
一
篇
評
論
。
貝
多
芬
在
其
﹁最
明
朗

的
日
子
﹂
裡
寫
下
此
曲
，
表
達
了
愛
情
的
喜
悅
，
旋
律
明
澈
柔
美
，
至
今
是
我
們
父
子

倆
最
愛
的
樂
曲
之
一
。

新組建的國
家女排在五、六
月份參加了十六
場國際比賽，取
得了十二勝四負
的 成 績 。 這 個
「摸底考試」的

成績雖不能用 「驕人」來形容，但看
她們比賽，仍感到鼓舞。

這支隊伍，除李娟年齡稍長以外
，各主力隊員都是二十一、二歲的姑
娘。被媒體稱為 「天才少女」的惠若
琪，一九九一年生，身高一米九，攻
防兼備，她是打主攻位置的。在瑞士
精英賽中，被國際排聯評為接一傳
（即指接對方發球）的最佳選手。參
加過雅典奧運會的原女排隊員，在新
隊伍裡已不見蹤影。北京奧運會前後
成長起來的兩個副攻手薛明和馬蘊雯
，如今被媒體稱為 「雙塔」，在各場
比賽中都有不俗表現，特別是身高有
一米九三的薛明，在瑞士精英賽裡，
扣球的成功率居各隊巾幗之冠。

新女排的主教練是蔡斌，他原為
中國國家青年女排的教練，比陳忠和
小九歲。不僅年富力強，出身於男排
二傳手的蔡斌早被人稱為 「智多星」
。他的執教理念是要適應世界排球全
攻全守的潮流。他將中國隊的頭號
「炮手」王一梅（人稱 「大梅」）改

打 「接應二傳」就是為了增加隊伍的
攻擊性。

我看的十一場比賽中最精彩的有
三場。在崑山和古巴隊一戰，中國隊

先失兩局，而後反敗為勝，贏得艱苦，但打出了初生牛
犢不怕虎的氣概。在瑞士精英賽的半決賽中，迎戰意大
利，雖以零比三敗北，但三局一共只輸了六分。第一局
拚至三十一比二十九，你來我往，扣人心弦。最後一場
是和荷蘭隊爭奪季軍，面對荷蘭的高大選手，中國隊頻
頻使用吊球至空位，對方往往措手不及，這是一場技巧
和力量的對決。

新隊伍畢竟是新隊伍， 「嫩」的弱點難以掩蓋。第
一次面臨如此大賽，蔡指導自己也言緊張，就更不用說
新隊員了。到了關鍵時刻，隊員發揮 「失常」，幾乎每
場都可以看到。中國隊的 「軟肋」──缺乏勢大力沉的
高點扣殺，並沒有根本改變。 「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
鋒」，我們的 「小諸葛」蔡斌不得不勉為其難。

這次瑞士精英賽，冠亞軍分別為巴西和意大利所獲
，人家都還雪藏了好幾名主力隊員。中國隊位列第三，
成績雖還說得過去，但普遍認為，目前中國隊水平在世
界上只能算第二梯隊。有的批評很尖銳，有說蔡斌的執
教理念根本行不通，也有把中國隊的幾場失利稱之為
「敗筆」，這些話，是言早了，言重了。我以為，蔡指

導的大方向沒有問題，啟用高大隊員，突出技術優勢，
兩手都要抓。日本隊技術不可謂不細膩，作風不可謂不
頑強，就是吃了身高的虧。中國隊的 「材料」是好的，
只是加工還欠火候。三年之後，在倫敦奧運會上，中國
女排要實現 「保三爭一」的目標，當不是癡人說夢。

幾
個
月
前
我
在
這
裡
介
紹
玲
君
（
一
九
一
五
至
一
九
八
七
）

的
《
綠
》
（
上
海
新
詩
社
，
一
九
三
七
）
時
，
已
知
道
有
《
玲
君

詩
集
—
—
〈
綠
〉
及
其
研
究
》
（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

六
）
這
本
書
，
託
人
尋
訪
數
月
，
直
到
今
天
書
才
空
運
送
到
。

由
玲
君
的
女
兒
白
以
群
、
白
以
眾
及
外
孫
女
范
昕
合
編
的

《
玲
君
詩
集
—
—
〈
綠
〉
及
其
研
究
》
是
大
三
十
二
開
本
，
凡
十

八
萬
字
，
全
書
分
為
《
詩
人
作
品
》
、
《
生
平
‧
研
究
》
和
《
紀

念
文
章
》
三
部
分
。
《
詩
人
作
品
》
中
，
除
收
了
《
綠
》
全
書
，
還
收
錄
了
他
未
入
集

的
詩
，
部
分
自
傳
和
日
記
，
其
他
部
分
則
是
玲
君
的
親
友
所
撰
的
研
究
和
紀
念
文
章
，

全
是
第
一
手
資
料
，
是
我
等
書
蟲
及
﹁粉
絲
﹂
夢
寐
以
求
的
好
書
。

此
書
最
特
別
的
地
方
是
詩
人
玲
君
（
白
汝
瑗
）
在
《
詩
人
作
品
》
後
寫
了
篇
《
後

記
》
，
說
他
已
把
﹁詩
神
﹂
埋
在
心
底
多
年
，
而
《
綠
》
也
在
他
的
生
命
歷
程
中
逐
漸

褪
色
的
一
九
八
○
年
代
，
他
的
侄
兒
白
以
龍
在
牛
津
大
學
進
修
時
，
發
現
了
香
港
兩
所

大
學
合
編
的
《
現
代
中
國
詩
選
》
（
一
九
一
七
至
一
九
四
九
）
內
收
進
了
他
的
詩
，
才

勾
起
他
重
印
《
綠
》
的
念
頭
。
這
篇
《
後
記
》
寫
於
玲
君
去
世
前
一
年
的
一
九
八
六
，

是
什
麼
原
因
書
要
拖
到
二
十
年
後
的
二
○
○
六
才
能
出
版
？
此
中
一
定
有
耐
人
尋
味
，

卻
又
不
足
與
外
人
道
的
悲
哀
！
翻
開
版
權
頁
一
看
，
如
此
好
書
才
印
一
千
本
，
難
怪
要

託
了
幾
個
人
才
能
找
到
！

帽子是連小孩也認識的普通衣
物。它的功能，不外是遮陽、擋雨
、保暖和裝扮。

在我國古代，它的裝扮功能帶
着濃厚的象徵意義：它被稱為 「冠
」，男子二十歲舉行加冠禮，以示

成年。它與腰帶合稱為 「冠帶」，喻指官員和士大夫。
官員的帽子與車蓋合稱為 「冠蓋」，天子、諸侯的帽子
被稱為 「冕」， 「冠蓋雲集」的盛大場面和 「冠冕堂皇
」的莊嚴氣派至今仍令人遐想。

在近世，帽子有了重大的發展。有一種無形的帽子
十分可怕，它的作用是將 「地」、 「富」、 「反」、
「壞」、 「右」分子， 「叛徒」、 「特務」、 「走資派

」、 「反動學術權威」之類的罪名嵌在無辜者的頭上，
將人抹黑導致倒霉終生甚至家破人亡，所以可稱它為
「黑帽子」。

黑帽子有時也是有形的， 「文革」時期，很多挨整
者就被戴上用紙皮糊製或用鐵皮焊造，有的高達幾尺、
重達數十斤的黑帽子示眾。其中，任仲夷在哈爾濱挨鬥

時黑帽子幾乎觸地的情景被拍照下來了，見證中華民族
一段漆黑的歷史。奇怪的是，極左路線雖然已被否定，
可是很多重要的辭書（如《辭源》、《辭海》）在詮釋
「帽子」時，卻迴避了這一令人心寒、憎恨的義項。

自古以來，社會還流行着另一種無形的帽子，它的
特點是用虛假的好話、名位來 「拔高」別人，可稱之為
「高帽子」。對此，辭書也沒有收入，但它早已存在於

芸芸眾生的心目中。
高帽子其實是一種釣餌，當前最普遍的目的是騙人

上鈎以獲取錢財。它的炮製者為了誘人中招，所拋出的
名位極其崇高，文藝方面的就有 「文藝大師」、 「卓越
專家」、 「文壇英傑」、 「世紀詩人」、 「××大賽冠
軍」等。為了增強欺騙性，他們還必定打出全國性的甚
至是世界性的、名字甚有氣勢的 「組織」的旗號，蓋上
紅彤彤的大印，發 「通知」作 「決定」，將高帽子拋出
來。實際上凡神經比較正常或沒有醉酒的人一看就知，
那些組織根本不可能存在，就算存在，也屬非法，所以
不會上當。可是上當的人一定會有，要不，這種行騙方
式就不會越演越烈了。近日筆者和一些朋友又收到兩頂

超級的高帽子。
一是 「世界×詩協會」授予 「國際×級詩人的榮譽

稱號」的 「通知」。它說了一大堆好話，還說稱號的授
予儀式將在一個著名風景區舉行，因此，除了要交納
「終身會員費」外，還要交納 「旅遊詩會會務費」。詩

會組委會名譽主席被註明是一位開國元帥的侄孫， 「詩
人嘉賓」中有前些時因被報刊揭露真相而名揚天下的某
「大師」。帽子高而靚麗，活動也很有吸引力。

二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研究院」授予 「建國六
十周年中國作家文學終身成就獎」的 「決定」。文件下
方還煞有介事地標明 「抄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
，並標明 「共六十份」，以示嚴肅和表明獲此稱號者的
稀少。同時寄來的《評獎細則》宣稱，獎品為價值五千
元的鍍金寶鼎，但連證書工本費、評審費、通聯費、包
裝費卻只收五百九十元──由此看來，組織者完全無利
可圖，目的只是對文學事業作出奉獻。

遺憾的是，筆者和幾位朋友都是愚頑之輩，對這兩
頂高帽子都無動於衷。但估計炮製者定有所斬獲，因為
神經不怎麼正常和醉酒的人很不少。

在
全
球
金
融
海
嘯
的
影
響
下
，
一
些
公
司
裁
員
減
薪
，
白
領
們

絞
盡
腦
汁
開
源
節
流
，
但
月
支
出
仍
是
﹁捉
襟
見
肘
﹂
，
為
解
決
燃

眉
之
急
，
很
多
職
場
白
領
開
始
採
取
各
種
辦
法
，
充
分
利
用
自
己
的

腦
力
賺
外
快
。
網
上
兼
職
就
是
他
們
抵
禦
金
融
危
機
自
救
的
最
佳
方

法
之
一
。﹁我

兼
職
做
的
是
網
站
，
主
要
經
營
箱
包
，
同
時
和
朋
友
合
開

了
一
家
公
司
。
收
入
雖
然
不
能
說
很
多
，
但
是
比
我
的
工
資
要
多
出

好
幾
倍
。
﹂
在
一
家
企
業
做
主
管
的
曹
某
說
，
自
己
平
時
業
餘
時
間

比
較
多
，
做
兼
職
得
到
一
些
額
外
收
入
，
通
過
開
公
司
也
結
交
了

不
少
朋
友
。

目
前
，
像
曹
某
這
樣
除
了
本
職
工
作
外
做
兼
職
的
白
領
日
漸
增

多
。
在
金
融
海
嘯
的
影
響
下
，
各
類
兼
職
網
站
更
是
十
分
火
爆
。
在

中
華
英
才
、
智
聯
招
聘
、
工
作
吧
等
網
站
，
近
些
月
來
尋
找
兼
職
的

帖
子
增
加
了
不
少
。
據
了
解
，
近
期
尋
找
兼
職
的

白
領
數
量
猛
增
兩
成
。

在
一
家
外
貿
出
口
公
司
工
作
的
高
女
士
前
不

久
在
網
上
開
了
一
家
小
店
。
她
說
：
﹁因
為
我
們

是
做
外
貿
生
意
的
，
產
品
大
都
銷
往
國
外
超
市
，

所
以
受
金
融
海
嘯
影
響
還
是
比
較
大
的
。
因
此
，

為
了
不
影
響
生
活
，
我
在
淘
寶
網
上
開
了
一
個
銷

售
日
用
品
的
店
，
一
個
月
能
掙
兩
三
千
元
，
反
正

閑
着
也
是
閑
着
。
﹂

網
上
小
店
是
不
少
白
領
最
常
見
的
網
上
副
業

選
擇
。
但
除
了
開
店
，
一
些
白
領
靠
創
意
掙
外
快

也
收
穫
頗
豐
。

威
客
是
工
作
提
供
者
和
尋
找
工
作
方
在
互
聯

網
完
成
交
易
的
一
種
模
式
。
﹁給
餐
廳
起
個
名
字

﹂
、
﹁為
企
業
設
計logo

﹂
、
﹁化
妝
品
廣
告
文

案
﹂
…
…
這
些
五
花
八
門
的
任

務
只
要
中
標
就
可
以
做
並
由
此

獲
得
不
菲
的
報
酬
。
自
由
、
可

以
根
據
自
己
的
時
間
安
排
是
否

接
活
兒
，
這
是
很
多
人
選
擇
做

威
客
的
原
因
。

據
了
解
，
威
客
網
﹁豬
八

戒
﹂
如
今
已
經
擁
有
一
百
二
十
萬
的
威
客
註
冊
量

，
交
易
額
累
計
已
超
過
一
千
五
百
萬
元
。

隨
着
網
購
的
走
熱
，
網
上
砍
價
師
也
應
運
而

生
。
房
產
類
的
砍
價
師
聚
集
在
焦
點
、
搜
房
等
購

房
置
業
網
站
論
壇
內
為
買
房
者
提
供
意
見
並
招
攬

生
意
。
網
上
秘
書
則
是
幫
着
客
戶
負
責
預
約
、
整

理
檔
案
、
聯
繫
客
戶
等
，
誠
信
度
高
、
有
暢
通
管

道
的
網
上
秘
書
有
時
候
月
收
入
也
會
過
萬
。

格
子
舖
也
是
頗
受
白
領
喜
歡
的
方
式
。
花
幾

百
塊
錢
租
一
個
小
格
子
，
將
自
己
的
商
品
放
進
去

賣
，
店
家
幫
忙
銷
售
、
記
賬
、
盤
貨
。
這
種
省
心

、
風
險
小
的
特
點
，
讓
格
子
舖
風
靡
一
時
。

除
此
之
外
，
藝
術
家
教
、
外
語
翻
譯
、
技
術

諮
詢
、
個
性
投
資
等
如
今
都
成
為
白
領
熱
衷
的
兼
職
崗
位
。
而
﹁打

字
﹂
和
﹁翻
譯
﹂
以
其
技
能
相
對
簡
單
、
門
檻
低
、
工
作
時
間
自
由

等
優
勢
也
頗
受
白
領
的
青
睞
。

北
京
的
蘇
某
已
經
做
兼
職
兩
年
了
，
兼
職
做
的
也
是
和
他
本
職

相
關
的
手
機
研
發
工
作
。
﹁作
為
一
個
男
人
來
說
，
要
考
慮
很
多
的

東
西
，
譬
如
房
子
、
家
庭
、
子
女
、
未
來
等
等
。
做
副
業
我
覺
得
最

大
的
收
穫
還
是
錢
﹂
，
他
說
道
。

在
北
京
做
公
司
秘
書
的
李
某
說
，
從
事
副
業
能
讓
人
多
一
些
對

別
的
工
作
的
體
驗
，
尋
找
更
適
合
自
己
的
工
作
，
但
他
同
時
認
為
，

應
該
在
盡
量
做
好
本
職
工
作
的
前
提
下
從
事
副
業
。
專
家
建
議
，
職

場
人
士
應
看
重
自
身
職
業
規
劃
，
眼
光
應
該
長
遠
，
剛
入
職
的
年
輕

白
領
經
驗
有
限
，
收
入
低
不
可
避
免
，
但
是
如
果
過
於
趨
利
而
造
成

職
業
生
涯
規
劃
混
亂
，
對
未
來
的
發
展
道
路
會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

話說 「百分之八十」
陳 安

玲
君
的
研
究
集

許
定
銘

新
的
希
望

言
止
善

醉眼看李白 車延高

帽
子

楊
光
治

網上兼職客逍遙禦危機 蕭 愚

愛國主義的真實、真切和真摯，
在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青年近衛軍
》表現得何其淋漓盡致。一群天真無
邪的少女在草地上愉快遊戲，忽聞遠
方傳來隆隆的炮聲，令她們重返憂懼
氛圍，鄔麗雅娜說： 「我聽到這種聲

音，再看到這麽明朗的天空，看到滿樹的青枝綠葉，感
到腳底下被太陽曬得熱乎乎的青草，聞到草的香味
，——我心裡就感到非常痛苦，彷彿這一切已經要永遠
、永遠離開我了。」說得一點不錯，隆隆炮聲就是葬送
許多人的喪鐘，而聽聞者只不過暫時活着，接下來，無
數美好無辜的生命就要永墮黑暗深淵了。

對明朗天空、青枝綠葉和溫熱草香有細膩感受，顯
示鄔麗雅娜對生命懷有非同尋常的詩情。正是這種感受
，使得鄔麗雅娜後來成為打擊侵略軍的青年地下組織的
靈魂人物。鄔麗雅娜後來落入敵手，臨刑前夜，打開媽
媽送來的包袱，把乾淨襯衣捂在臉上，聞到陽光和肥皂
的氣味，熱淚盈眶。又是陽光的氣味！是的，有了陽光
，才有生命；也只有生命，才能體會陽光的價值。作家
法捷耶夫通過陽光把生命感受、愛國心堅實地聯繫在一
起，可謂神來之筆。

我們也千萬不要忘了，踐踏蘇聯國土、殘殺鄔麗雅
娜等愛國青年的德國法西斯軍人，以及早前把希特勒推
上政壇進而捧上神壇的德國選民，其行為也是愛國主義
激情的產物，而這份愛國激情又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
說起來，他們也有血肉之軀，他們也有審美意識，他們
也和鄔麗雅娜一樣，懂得感受陽光與生命。

但是，陽光之和煦、生命之歡樂卻不能濾除混雜在
愛國主義之中的法西斯病毒。沒錯，是生命都美妙，是
陽光都溫馨，愛國、愛家鄉、愛族人的激情也都感人，
但愛國主義卻絕對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非正義的 「愛
國者」跨出國境，燃起戰火，殘害別國人民，到頭來他
們滅絕，卻引不來任何同情。

難忘鄔麗雅娜
冬 泉

時下，名人打個噴嚏就有人究根
問底，以至妙筆生花地作成文章。相
比之下，李白作為 「文物」級的超級
名人，其家世、出身自然就和 UFO
、神農架野人一樣惹人關注，誰都想
破解這個千古之謎。 「八旗子弟」寄

望由此找到 「將門出虎子」的佐證；平頭百姓則希望得到
「寒門出奇才」的慰藉……

遺憾的是，這位 「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詩人似乎
存心與世人為難，對自己的家世和出身 「猶抱琵琶半遮面
」，始終沒作過清楚的交代。害得文史界為此不知寫禿了
多少人頭和筆頭，終無蓋棺之論。按理說李冰陽是最有資
格拍板的，他作為李白的族叔，在詩人彌留之際代錄其口
授，出了《草堂集序》。據言而記的白紙黑字寫着李白：

「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 「中葉非罪，謫
居條支」。但范傳正不買賬，在《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
新墓碑》中冒出一句 「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從
此， 「謫居條支」和 「竄於碎葉」成了分辨焦點。但閱完
李白全詩卻發現他在詩集中親筆交代的出身地與二人所言
大相逕庭，可列出的有四處：《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
說： 「本家紫雲山（今四川省）」；《寄東魯二稚子》說
： 「我家寄東魯（今山東省）」；《上張相鎬，其二》說
： 「本家隴西人（今甘肅省）」；《上裴書》說： 「本家
金陵」（今南京市或魏金陵）」。可見李白對自己家世和
出身很不負責，完全是東一榔頭西一棒。作為生於其身後
的研究者們，在文獻不足，譜牒難求的境況下，當然只能
以執著為針，靠想像作線，通過猜測和推斷把相關的斷點
和印痕盡意地聯補了。陳寅恪算一位高手，他於本世紀初
一別常論地提出：李白 「其先世於隋末由中國謫居於西突
厥舊疆之內」，因而 「其人之本為西域胡人」。詹英隨之
唱和，擺出了數則旁證。此論倘得成立，定是一輪衝擊波
。因為就此之後，李白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文學名人中唯一
的 「歸國華僑」和 「混血兒」了。

堂堂 「詩仙」居然也 「出口轉內銷」，這是無論如何
都不能接受的一種殘酷和嚴峻。於是首先有楊憲益提出疑
異，然後疊列一大堆的論據把李白定為 「氐人」。其後有
史學權威郭沫若開炮，出語幾近於批判： 「我們首先要問
：如果李白是 『西域胡人』，入蜀時年已五歲，何以這位
『胡兒』能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漢族文化？」 「陳氏不

加深思，以訛傳訛，肯定為因罪竄謫，他的疏忽和武斷，
真是驚人」。有意思的是郭沫若在對陳寅恪作了言詞鑿鑿
地否定之後，自己卻未就此作出任何結論，這不知是權威
的疏忽，還是權威的高明？

直到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蘭州大學張書城在歷覽百
家，重新考證歸綴的基礎上，才在《光明日報》上公布了
新論點，把李白歸為西漢李廣、李陵，北周李賢，隋朝李
穆一系的後裔。但僅隔十二天，十月二十八日台灣學者鍾
吉雄在《台灣時報》刊文，推認李白為唐太宗李世民的曾
侄孫……

時至今日，圍繞李白的家世和出身，你方認定我否定
，一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景象。真個是 「雲深不知處
」了。對此何東平歸之為： 「一連串的家世大事，李白終
身保密」。倘如何所言，我真不知該用聰明絕頂，還是用
殘酷至極去評價李白。因為他在巧埋伏筆，首創了 「模糊
效應」之後，便在不斷地難倒和否定中槍斃了一代代註家
和學者，同時又造就了一代代註家和學者。這就等於靠一
種人造的非基因繼承法形成了香火延續，把一個後人永遠
無法解開的死結設定為詩壇的論題，讓你方唱罷我登場的
持續爭辯始終圍繞詩人留下的謎底打轉轉，實現了嗣絕而

族旺。讓詩人本家一系藉 「疑點」而熱，永遠成了史學界
永遠關注的焦點，真可謂一箭雙鵰。但我還是認為這只是
何東平的無可奈何之語，因為李白只是一個詩人，詩人沒
有這麼深的城府，更何況李白一生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月下撚鬚，苦煉詩句，說到底還是有 「文章千古在」的功
名慾。他能在當世就被名人稱為 「謫仙人」，也算門庭有
前世有紫氣，折得了一枝光宗耀祖的花香。這時的李白不
會唱： 「羞答答的玫瑰靜悄悄地開」。因此沒有存心保密
或造謎的必要。之所以成謎，只能怪歷史的磁頭被時間洗
磨得太久了，出現了消磁，永遠失去了這段記憶。可有人
至今不改癡心，願當枉為的 「書魚」，甘心情願地要在故
紙堆裡苦研並終了一生，妄想着有一天能誠動天地，用自
己的重大發現親筆抹掉李白給後世懸下的那個巨大的問號
。叫我看這永遠只是一種癡的可愛的雄心。

要知道，凡是歷史用時間作鋸條割去的東西，憑你用
任何想像和推斷的焊條去彌合，都不再是其本質。你可以
這樣 「焊」，別人也可以那樣去 「焊」。既然是各取所需
的隨心所欲，那麼人們都還是願意按自己的認識去構想。
因此一萬個人對李白就該有一萬種看法和結論。譬如我吧
，就認準了李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侄孫。我是從生存條
件去聯想和推斷的。李白從二十五歲（開元十三年）起
「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直到六十二歲（寶應元年）去

世。將近四十年間沒回過故鄉。其間李白如閒雲野鶴一般
漫遊，不打工，不倒買倒賣商品，也不是簽約作家，這兒
「斗酒十千恣歡謔」；那兒 「吳姬壓酒勸客嘗」，如此高

消費，沒有富厚的靠山和一定的經濟實力作後盾是難以支
撐的。

那麼靠山是誰？實力何來？郭沫若認為是其父李客和
坐莊於九江、三峽的兄弟。不錯，李白的父親和兄弟都是
大富商，以其資產養上幾十個閒人絕沒問題。但李白不是
閒人，而是 「仙人」，他雲遊四方，一傾千觴。自從別家
到辭世，再沒回去過。再濃的親情也疏遠了，憑了李白的
傲骨，是絕不肯向家人伸手的。另外，限於當時的交通、
郵遞和貨幣流通條件， 「五嶽歸來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
遊」的李白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家鄉這根臍帶。於是後來的
研究者又推測出李白的多種生存方式：如有的從《與賈少
公書》 「窮與鮑生賈，飢從漂母食」的詩句裡找到了蛛絲
馬迹，猜測李白為了生存曾 「混迹漁商」做過買賣；有的
甚至猜測李白有吃軟飯之嫌，是靠兩次入贅宰相家門為婿
，獲得了田產、房產和陪嫁，然後靠房屋租賃，或去當舖
典押來維持生活的。

我認為以上推斷都無法讓人信服。首先，李白是一個
敢於以生活經歷和感受入詩的詩人。但翻遍他的詩句沒有
這方面詳盡的記載。至於 「混迹漁商」， 「窮與鮑生賈，
飢從漂母食」的詩句，我認為可以從多角度理解。依我個
人愚見，一個深入民間採風，遊歷名山大川的詩人會與各
色各類人等打交道，用混迹這兩個字非常貼切。但去漁民
、商賈中採訪和直接漁利經商是天壤之別，不能混淆。至
於詩人遊到了山無鳥行迹，村有犬吠聲的窮鄉僻野，口渴
肚飢，為了把壯麗事業進行到底，出於求生本能，向路遇
之人借點用物，或向溪邊浣紗的漂母討一餐飯吃是很正常
的。現今很多 「驢友」們都有過此種行為。至於說李白靠
「倒插門」方式巧獲資產，並通過物業經營賺取流轉資金

的說法可能就更站不住腳了。 （上）詩人李白 （網上圖片）


